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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逆反心理普遍存在,运用社会物理学思想,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网络舆情传播模型. 针对

不同传播途径偏好,运用仿真的方法,研究了受众因信息网络媒体提供的信息量变化而产生逆反心理的表现形式和

内在规律.结果表明,信息量受到严重削减时,事件热度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反而会迅速上升,同时媒体公信力越强公

众越不易产生逆反心理. 针对如何缓解,实验发现时间因素较调整力度因素主导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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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vers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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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is ubiquitou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ransmission
model based on social physics. The method of simulation is also used. The form and inherent law of psycholog-
ical reactance, considering different transmission preferences, are explored when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at of events rises rapidly whe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 is
severely cut. Moreover, the stronger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the less the public is prone to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 simulation finds that the time factor is more dominant than the adjustment factor in alleviating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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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网络舆情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39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31 亿人, 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

Web 2.0 的高速发展中,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特性进一步影响着网络舆情在传播方面呈现出的特性, 而

自媒体时代网民心理对网络舆情的传播又有着重要影响, 研究心理因素对认识网络舆情传播的内在机理有

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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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络舆情, 国内无论是在网络舆情模型构建[1,2]还是传播规律发掘方面[3]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但

结合心理学的网络舆情研究较少, 且在已有的研究中, 心理学与网络舆情的结合方式和渗透程度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 定性方面, 陈志霞等[4]从宏观角度分析公众心理诉求在网络舆情中的体现, 张玉亮[5]则关注舆情

主体从心理学角度探讨舆情成因并概括为四个方面, 黄蜺等[6]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舆情现象并提出相关建

议,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7,8]也就心理学和网络舆情的定性结合做了相关研究. 定量研究方面, 尹熙成等[9]以用

户阅读心理为基础构建网络模型, 田儒雅等[10]则在构建网络模型时引入心理因素刻画网络舆论特征, 林芹

等[11]则基于用户心理特征构建了舆情传播模型. 相较于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少, 而且缺乏就具

体心理现象精而深的结合.

Web 2.0 大环境下, 逆反心理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日趋显现. 如微博中, 当事人删除相关微博后, 梳理事件

始末的文章、被删除微博的截图等会短时间内在网上散布开并受到关注, 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

不相符合时产生的具有反感情绪或抵触情绪的一种心理活动, 会使人对外界引导或宣传产生抗拒行为. 研

究表明[12]逆反心理作用于新闻的传播结果, 可使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值为零或负值, 即产生零效果或负

效果. 正如有些时候谣言越是禁止, 结果反倒蔓延得越快.

对逆反心理的研究历来有之. 在心理学方面,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外对逆反心理(也有人译为“心

理抗拒”)的研究便已开始, 最早由 Brehm 等[13,14]针对逆反心理完成了相对完整且系统化的论述, Dil-

lard 等[15,16]就逆反心理的可测量性进行研究并设计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Silvia 等[17,18]人则研究了如何

降低抵抗行为和缓解逆反心理, 该理论被应用在了消费者行为研究[19−22]、劝导性健康传播(persuasive health

communication)[23−26] 等领域. 国内对逆反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方面,《宣传舆论大辞典》[27]将逆反

心理解释为受传者在心理上对某一事物产生的抵触情绪. 九十年代末, 刘宗粤[28,29]意识到逆反心理的研究

意义并对逆反心理的成因进行了分类, 虽定义方面与 Brehm 等[13,14]有所不同, 但在逆反心理的外在行为表

现上双方是一致的; 李琦等[30]在分析逆反心理对受众的影响时除负面影响还进一步讨论了正面影响; 谭金

金[31]则从新闻写作的细节切入研究逆反心理的缓解.

结合逆反心理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日益明显这一社会背景, 本文着重研究逆反心理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

响. 在如何合理化地将心理学因素引入网络舆情建模上, 社会物理学充分联系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具

备“统一论”所梦想的沟通自然规律与人文行为的桥梁作用[32]. 在社会物理学思想指导下运用理想气体状态

公式对受众逆反心理进行刻画. 通过构建结合了逆反心理这一因素的舆情传播模型, 成功解释了网络舆情

传播中“削减信息量来平息事件有时会适得其反”这一现象, 在网络舆情传播研究与心理学的结合上做出了

尝试, 并提供了一种以社会物理学为媒介的结合方法. 随后, 借助该模型进一步研究了逆反心理产生与舆情

传播的相关规律, 得出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2 逆逆逆反反反心心心理理理影影影响响响下下下的的的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模模模型型型

2.1 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模模模型型型基基基础础础

现今社交媒体中, 对特定事件网民们既可以从公共媒体(本文将其定义为事件相关的具有较强宣传能力

的发声媒体, 主要后文称“公媒体”)又可以从与其存在社交关系的用户(后文称“自媒体”)处获得相关信息.

公媒体传达的信息多为对事件的客观陈述. 公媒体往往是由一整个团队协调运作, 所以其发布信息的

行为并不容易受到个人心理(本文主要强调逆反心理)的影响. 公媒体在发布信息时需要考虑社会影响、个人

隐私等在内的多方因素, 且基于其对事件的考量, 有时会出于希望事件尽快平息的目的而减少对事件相关

信息的发布.

自媒体传达的信息相较公媒体多带有较为浓烈的个人色彩, 进一步讲, 自媒体在传达信息时更容易受到

逆反心理的影响. 且随着现今网络时代普通民众话语权的提升, 人们有丰富的方式在公共社交平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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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论坛等)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前社会环境使得自媒体在信息传递上有更强的自主性.

2.2 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假假假设设设与与与模模模型型型结结结构构构

结合上述分析构建模型, 模型基于如下三个前提:

1) 模型内人群的社交关系和人群规模网络在迭代过程中处于稳定状态.

2) 模型涉及舆情事件为单事件, 不考虑存在多事件和衍生话题的情况.

3) 模型涉及舆情阶段为高峰期及高峰期之前的阶段, 不考虑舆情的衰退期.

模型具体设置方面, 为方便后续讨论, 给出如下概念:

为更好地模拟舆情的传播, 将社交网络用户分为两类: 已知事件用户集合 N 和未知事件用户集合 M ,

每个集合中用户节点数分别为 n和m, 社交网络用户逆反心理的强度用 P 表示.

从微观层面构建社交网络 W = (U,E). U 表示 W 中社交用户的集合; E 表示 W 中用户节点的连边,

即用户间的社交关系的集合.

传播环境是指舆情传播过程中网络媒体所提供的关于事件的信息量 V (以下简称为信息量)和事件的宏

观热度 T .

信息量 V 是激起受众逆反心理的外在环境的模拟变量, V ∈ [0, 1], V 越大, 公众越容易通过公媒体获

取途径信息.

事件的宏观热度 T 用已知事件的社交网络用户数 n 在总社交网络用户数 (m + n)中所占的比重来度

量, 即

T =
n

m+ n
× 100%. (1)

未知晓事件用户获知事件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社交网络上有社交关系的人即自媒体处获得, 另一个则

是从事件相关体的具有较强宣传能力的发声媒体即公媒体处获得.

图 1 模型各因素联动关系示意图

Fig. 1 Linkage relationship of the factors in the model

逆反心理影响下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中, 逆反心理受到信息量、事件热度和社交网络用户(主要指知晓

事件用户的数量)多因素的影响. 对两种传播途径, 结合前述分析认为自媒体传播途径主要受逆反心理因素

影响, 而公媒体传播途径则受信息量和事件热度两个因素共同影响. 两种传播途径直接作用于社交网络用

户, 影响着知晓事件的用户数量 n, 由式(2)可知 n 直接反映着事件的热度. 本模型中各个因素相互影响, 两

类用户的规模、信息量、逆反心理的强度之间存在联动作用, 共同构成为迭代的动态模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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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模模型型型内内内在在在机机机制制制

2.3.1 逆反心理生成机制

社会物理学起着在宏观上去沟通自然规律与社会行为的作用, 它试图将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成

熟的规则嫁接性地运用到经济计量、人口分析、空间活动、过程模拟、政治运动以及社会行为中[33]. 克拉

克(Clark) 基于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区域综合实力模型, 牛文元[32]则基于自然界中燃烧现象提出了社会燃烧

理论.

在将逆反心理引入到网络舆情传播模型的构建时, 如何模拟“外界环境–(导致)–逆反心理–(引发)–逆反

行为”这一过程十分重要, 在社会物理学相关思想的启发下, 结合理想气体状态公式背后的机理, 尝试用社

会物理学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 从关联的因素和态势的表现两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

两者在关联因素方面存在如下相近之处:

1) 逆反心理作用于知晓事件的受众群体, 相当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表示气体物质量的 n, 两者都用于

刻画体量.

2) 逆反心理产生的外界条件是网络所提供的关于事件的信息量, 网络信息受众逆反心理的强度与此相

关，因此，信息量 V 与逆反心理强度的关系类似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气体体积与压强的关系.

3) 在网络舆情中, 不同的事件在热度方面往往存在差异. 热度较高即代表着人们的关注度高, 对此类事

件, 人们进一步获取信息的期望更为强烈也更易采取相关行动. 这便类似于气体状态研究中, 温度越高, 分
子热运动越快. 事件热度便相当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的理想气体热力学温度.

进一步考虑逆反心理强度的刻画, 分别从恒温和恒体积两种状态分析逆反心理强度和理想气体状态方

程在态势变化上的相似之处:

1) 对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在恒温条件下, 气体的体积与压强成反比, 体积减小的情况下气体压强增大.
逆反心理强度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反感情绪或抵触情绪, 当事件热度不变时, 若减少

对事件相关信息的发布(信息量减小), 逆反心理的强度容易增大, 这与温度不变情况下气体体积和压强之间

的态势关系相同.

2) 对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在恒体积的情况下, 气体的温度与压强呈正比, 温度升高压强增大. 结合逆

反心理定义, 对于热度高的事件公众进一步获知信息的意愿更为强烈, 在逆反心理已然产生的情况下, 面对

同样的信息获知空间(信息量不变), 对热度高的事件公众的逆反心理会更为强烈, 与理想气体体积不变的情

况下, 气体的温度和压强之间的态势关系不谋而合.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逆反心理“外界环境―(导致)―逆反心理―(引发)―逆反行为”的过程与理想气体状

态变化在关联的因素和态势的表现两个方面都极为相近, 内部机理存在相通之处, 都服从一定尺度的变化

规律, 故社交网络用户逆反心理的强度 P , 网络媒体发布的关于事件的信息量 V , 事件的宏观热度 T 和知晓

事件的社交网络用户人数 n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形式表示, 即

PV = nRT, (2)

其中 R 是比例常数, 用于平衡 P 值与受众数之间的量级关系.

2.3.2 事件传播机制

本模型分别借助逆反心理强度 P , 信息量 V 和事件宏观热度 T 来模拟自媒体和公媒体这两种舆情的

传播途径. M1(W,P, k)为通过自媒体传播途径知晓事件的人数, M2(W,T, V, f)为通过公媒体传播途径知

晓事件的人数, W 为社交网络. 设 k 为自媒体偏好系数和 f 为公媒体偏好系数, 用 q 代表本轮迭代后知晓

事件的人数, 有

q = M1(W,P, k) +M2(W,T, V, f). (3)

个体逆反心理越强, 向身边人传播相关信息的意愿越强. 此外, 当事件热度比较高的时候, 人们也更倾

向于从公共途径获取信息. 结合实际情况, 社交网络用户获得信息的具体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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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自媒体途径获知事件需要考虑用户的自媒体偏好情况, 知晓事件的人群以一定的的概率向与其

有社交关系的用户传播指定事件, 结合假设认为其社交网中的个体将以 p1 的概率转变为知晓事件的用户.
结合实际情景, 此处的传播是无差别的传播, 即针对其社交网中所有人群, 既包括知晓事件的也包括未知晓

事件的用户, 其中

p1 =

{
1, Pk > 1,

Pk, Pk < 1.
(4)

2) 通过公媒体途径获知事件不仅受到用户公媒体偏好的影响, 还需要将信息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未
知晓事件人群因受信息量的影响, 只有一定比率的受众能由公媒体途径获知事件, 结合用户偏好, 未知晓事

件的用户以 p2 的概率从未知晓事件用户转变为知晓事件的用户, 其中

p2 =

{
1, fV T > 1,

fV T, fV T < 1.
(5)

图 2 展示了一轮迭代后社交网中各类人群之间的社交关系.

图 2 一轮迭代中群体演化示意图

Fig. 2 The group evolution during certain iteration

图 2 中的空心圆代表已知事件用户, 实心圆代表未知事件用户. 正方形和三角形代表经由一轮传播后

获知事件的人群, 其中正方形代表通过自媒体途径, 即经由存在社交关系的人传播而后知晓事件的人群, 三
角形是经由公媒体获知事件的人群. 从图 2 不难发现通过自媒体获知事件的个体多聚集在本轮迭代前便已

经知晓了事件的个体周围, 而通过公媒体获知事件的个体随机散布.

3 模模模型型型仿仿仿真真真实实实验验验

3.1 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定定定

多 Agent 系统能够对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对象实体进行有效的定义以及功能特性上的模拟, 具有可

重复、可实验、可扩展等优点[34], 本文基于多 Agent 系统进行模型仿真实验. 在参数设定方面, 通过查阅文

献[35], 可知在线社交网络符合 BA 无标度网络的相关特性, 据此, 在确定参数的时候, 选用 BA 无标度网络,
在设定 BA 无标度网络时将总结点数设为 1 000, 每次的连接数设为 3, R 的值为 0.001.

在迭代次数的设计上, 因考虑到舆情传播中公众对相关事件不会持续关注下去, 公众的关注情况存在着

一个黄金期, 往往是前期关注, 后续无继发事件便会逐渐淡忘. 据此, 结合模型着重关注高峰期及之前阶段

的特点,本实验基本在第 7 期之前便达到热度峰值, 故统一取前 7 期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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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逆逆逆反反反心心心理理理与与与传传传播播播途途途径径径偏偏偏好好好

在试验中依据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对两种传播途径的偏好设定三种情景:

1) 自媒体优势态(k > f): 相对于从事件相关或比较权威的发声媒体(公媒体), 受众更偏好从存在社交

关系的用户(自媒体)处获得消息, 称此种情景为自媒体优势态.

2) 优势均衡态(k = f): 用户对从事件相关或比较权威的发声媒体(公媒体)和从存在社交关系的用户处

获得消息偏好度相同, 称此种情景为优势均衡态.

3) 公媒体优势态(k < f): 相对于从存在社交关系的用户(自媒体), 受众更偏好从事件相关或比较权威

的发声媒体(公媒体)处获得消息, 称此种情景为公媒体优势态.

为刻画三种情形, 设置了对照实验, 三种情景中的 k 和 f 值分别为自媒体优势态(k = 0.9 > f = 0.4),
优势均衡态(k = f = 0.65)和公媒体优势态(k = 0.4 < f = 0.9). 为了更好地对比出逆反心理的作用效果,
设置 V = 1的对照实验. V = 1代表信息量未被削减, 该情况下 P 值为对应 k、f 条件下逆反心理的正常值

之界.

为研究信息量处于不同情形时逆反心理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规律, 取正常、轻微削减和强力削减三种

状态进行模拟. 具体取值正常状态的 V 值取 1, 因轻微削减与强力削减之间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故分别

取 0.7 和 0.1.

在人群规模设置上, 初始设定为舆情萌芽期, 结合之前设定的 BA 无标度网络, 将已知事件人群和未知

事件人群所含人数分别设为 50 和 950. 为保证实验质量, 每组实验进行 1 000 次后取均值作为实验结果.

1) 自媒体优势态

自媒体优势态逆反心理变化和事件热度变化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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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媒体优势态逆反心理变化图

Fig. 3 The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inversion by dominant
state of self-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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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媒体优势态事件热度变化图

Fig. 4 The change of the heat of event when self-media is dominant

分析图 3 和图 4 不难发现当将 V 由 1 降至 0.7 时, 事件的热度略有下降, 事件热度的下降也连带影响公

众获取信息的热情, 进而逆反心理也相对较弱. 而当将 V 降至 0.1 后发现公众的逆反心理在第 5 期出现一

个较明显的增长期, 对应事件的热度也出现明显攀升, 事件热度的攀升进一步导致逆反心理在第 6 期出现

跃升. 综合全过程, 事件的热度虽然在初期有所下降, 然而自第 4 期迭代便开始出现与措施实施预想完全相

反的大幅度跃升.

2) 优势均衡态

分析上述结果, 图 6 事件热度变化图中 V = 1, 0.7, 0.1 三条线中 V = 1 整体偏上, V = 0.7 居中,
V = 0.1 居下. 而在图 5 中, V = 0.1 时受众前期的逆反心理较 V = 1 的对照实验组略高, 经过中间一段时

间的胶着, 随后又逐渐高于对照组. 整体而言, 相较于自媒体优势态, 优势均衡态时逆反心理明显更为缓和.
综上所述, 可知优势均衡状态下, 受众在信息量压缩时, 逆反情绪相对缓和, 但随事件热度的走高渐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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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优势均衡态逆反心理变化图

Fig. 5 The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when self-media is close
to public-media

0 2 4 6 8
0

0.2

0.4

0.6

0.8

1.0

/

 

 

V = 1.0

V = 0.7

V = 0.1

图 6 优势均衡态事件热度变化图

Fig. 6 The change of the heat of event when self-media is close to

public-media

3) 公媒体优势态

公媒体优势态逆反心理变化和事件热度变化分别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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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媒体优势态逆反心理变化图

Fig. 7 The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when public-media

is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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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公媒体优势态事件热度变化图

Fig. 8 The change of the heat of event when public-media

is dominant

公媒体占优时, 从图 8 事件热度变化来看, V = 0.1 时事件热度较初始状态并无明显变化, 整体都保持

在一个很低的状态. 从图 7 逆反心理变化中发现对 V 从 1 到 0.1 的调整不会激起公众过于明显的逆向情绪,
虽然前期略高, 但从后四期来看明显在对照组之下. 此时受众对信息量的变化相对不敏感, 不易产生逆反心

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与自媒体占优状态相比, 信息量同样为 V = 1 时, 公媒体占优状态下事件热度攀升

较快.

分析上述实验结果, 有下列结论:

1) 受众对公媒体的偏好度越高, 受众越不容易对信息量的变化产生逆反心理. 反之, 受众在信息量受到

较强压制的情况下, 对公媒体的偏好度越低, 逆反心理越强烈.

2) 在信息量未受到较强干扰的情况下, 公媒体偏好越高, 事件热度上升越快.

3) 调整信息量时, 适度地控制受众获知相关信息的渠道会一定程度地降低事件的热度, 然而一旦超过

一定的限度, 则会激发受众极为强烈的逆反心理, 并导致事件热度急剧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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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逆逆逆反反反心心心理理理与与与信信信息息息量量量调调调控控控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从自己的朋友(包括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朋友)处获得的信息, 与此同

时, 也更易受到其心理和情绪上的影响. 而从上一实验可知, 在自媒体占优的情况下如果过度削减信息量有

可能激化受众逆反心理, 并使得事件热度出现跃升. 针对这样的情况, 如何调整控制信息量的策略能更好地

避免事件热度异常攀升, 并保证受众知情权便是这一节准备研究的问题.

对信息量的控制有控制介入时间和调整措施力度两种策略. 在本模型中, 前者对应变更 V 值的时间, 后
者则对应 V 值的变化, 结合上述分析设置实验.

参数设置方面, 网络参数沿用 BA 无标度网络设置, 此外沿用自媒体优势态时的参数选择(k = 0.9, f =

0.4), 模拟 7 期变化. 结合策略切入点, 设置 4 组实验:

1) 早调整、强力度. 提早改变 V = 0.1的状态, 且在改变 V 的时候采取较强的放宽力度.

2) 晚调整、强力度. 较晚改变 V = 0.1的状态, 但在改变 V 的时候采取较强的放宽力度.

3) 早调整、弱力度. 提早改变 V = 0.1的状态, 但在改变 V 的时候采取较弱的放宽力度.

4) 晚调整、弱力度. 较晚改变 V = 0.1的状态, 且在改变 V 的时候采取较弱的放宽力度.

早调整组从第 5 期开始调整, 晚调整组则较之晚一期, 从第 6 期开始调整. 此外, 强力度组调整策略为将

信息量度量参数从 0.1 提至 1, 弱力度组较为缓和, 仅提至 0.5. 其中 V 的具体设置如下表 1.

表 1 信息量系数设置表

Table 1 The coefficients of information channels

迭代期

1 2 3 4 5 6 7

对照实验 0.1 0.1 0.1 0.1 0.1 0.1 0.1
早调整, 强力度 0.1 0.1 0.1 0.1 1.0 1.0 1.0
晚调整, 强力度 0.1 0.1 0.1 0.1 0.1 1.0 1.0
早调整, 弱力度 0.1 0.1 0.1 0.1 0.5 0.5 0.5
晚调整, 弱力度 0.1 0.1 0.1 0.1 0.1 0.5 0.5

在进行实验时, 同样也是进行 1 000 组模拟取均值, 实验结果见图 9 和图 10.

逆反心理的变化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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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逆反心理变化图

Fig. 9 The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图 9 表明, 在对信息量采取了放宽措施之后, 虽晚调整、弱力度组的效果相对而言略差于其他三组, 但
受众的逆反心理刻画值均有显著的下降, 改变了受众逆反心理测量值过高的状态. 这说明, 单就逆反心理而

言, 若希望改变受众逆反心理过于极端的状态, 所采取的策略至少要能做到强力度和早调整中的一个, 且越

早效果越好.



618 系 统 工 程 学 报 第 34 卷

事件热度变化情况如图 10 所示. 从图 10 来看, 不同策略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然而不难发现, 两个早调

整组的调整效果要整体好于两个晚调整组, 且两个早调整组的效果相差不大. 就两个晚调整组而言, 强力度

组的效果要好于弱力度组, 这说明调整越早效果越好, 而时间较晚的时候强力度的优势会体现得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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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事件热度变化图
Fig. 10 The change of the heat of event

结合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在自媒体占优势的情况下, 针对前期对信息量削减过大的情况, 若想缓解受众逆

向心理并使防止事件热度呈现异样攀升, 可以采用放宽信息量的方式. 而在具体采取策略的时候可注意如

下两点:

1) 加强对时间因素的把控, 占据调整先机. 在防止事件热度呈现异样攀升上, 时间因素相较于调整力度

而言主导性更强, 所以在应对方面, 应做到未雨绸缪. 信息量控制放开、拓宽越早, 调控的效果越好.

2) 增强调整力度, 解决后发劣势. 在调整过程中, 逆反心理异常攀高的趋势如果已经较为明显, 说明此

时已失去时间方面的优势. 针对这种情况, 不仅需要放开信息量, 甚至需要进一步进行拓宽, 通过增强对信

息量的调整力度解决在调整时间方面的劣势.

4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运用社会物理学, 提出了一种结合逆反心理因素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 运用本模型实验得出了结

论: 在不同传播途径偏好下, 对公媒体的偏好越高, 受众越不容易对网络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变化产生逆反心

理; 公媒体偏好较高时针对信息量的轻微调控会起到一定效果, 但较强的调控则会带来强烈的反作用. 针对

受众逆反情绪的缓解, 运用仿真实验检验了时间因素相较于调整力度因素主导性更强.

当前我国具体心理学现象结合网络舆情的定量模型研究较少, 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 本文就逆反心理

与网络舆情传播进行了定量研究, 但在逆反心理的精确度量和存在多事件、衍生话题时逆反心理变化等方

面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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